



　　 闽台地区素有“好巫尚鬼”的传统 ,宫庙寺观随处可见 ,其民间信仰经历了秦汉时期
的原始宗教和巫术盛行、东汉至唐中期的汉民族民间信仰逐渐占主导地位、唐末至明初的
福建民间信仰的迅速发展和本土化、明中期至民国时期的福建民间信仰的兴盛和在台湾




作者林国平 , 1956年生 ,哲学硕士 ,厦门大学历史系在职博士研究生 ,福建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授。
一、秦汉之前:原始宗教和巫术盛行
春秋到西汉时期 ,大陆东南居住着“百越”的土著民族 ,百越族有许多分支 ,居住在福
建境内的称“闽越”。同一时期居住在台湾的土著民族族属问题十分复杂 ,他们是不同时
期 ,从不同地方迁徙入台的 ,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支是从福建迁徙入台的闽越族 ,这从其后
裔高山族的文化特征如纹身、断发、缺齿及蛇图腾崇拜等与闽越族相同 ,反映了古越人与
台湾原住居民的渊源关系。泰雅人至今仍流传着其祖先来自大陆的神话 ,略云上古时期有











关于闽越人的蛇图腾崇拜 ,《说文》在解释“闽”字时说: “闽 ,东南越 ,蛇种。”所谓“蛇
种”就是说认老蛇为自己的祖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对蛇的崇拜一直存在于闽越族的后
裔中。如 民直至清代仍“自称蛇种” ,并不讳言。① 他们在宫庙中画着蛇的形象 ,定时祭
祀。在驾驶的船舶上放一条蛇 ,名叫“木龙” ,祈求蛇保佑行船平安 ,若见蛇离开船舶而去 ,
则以为兆示此船舶要沉没。清代郁永河说: “凡 (闽 )海舶中 ,必有一蛇 ,名曰木龙 ,自船成日
即有之。平时曾不多见 ,亦不知所处 ,若见木龙去 ,则舟必败。”②清代福州一带的 民妇女
发髻上多插着昂首状的蛇形银簪 ,寓意不忘其始祖之意。 《闽杂记》称: “福州农妇多带银
簪 ,长五寸许 ,作蛇昂首之状 ,插于髻中间 ,俗称蛇簪。……簪作蛇形 ,乃不忘其始之义。”③
台湾高山族的排湾人、鲁凯人、泰雅人、布农人自古至今也保留着崇蛇习俗 ,如排湾人流传
着太阳生蛋 ,由四脚蛇孵出排湾人始祖的神话 ,他们自古以来以蛇和太阳为图腾 ,并用它
们装饰部落首领的屋宇、祖灵柱、祭具、武器等在部落中最具尊严的物体 ,甚至以蛇的形状
取代神像的躯体 ,不敢伤害百步蛇、龟壳蛇等 ,文身的花纹也多模仿蛇纹。
秦汉时期 ,闽越人有了祖先崇拜。闽台广泛流传着太姥 (又称太武、大武等 )在混沌初
开时就居住于太姥山 ,她是神星之精 ,能呼风唤雨、乘云而行的神话传说。据考证 ,太姥原
名“太母”或“大母” ,汉武帝时改太母山为太姥山 ,太母也易名太姥 ,她很可能是母系社会
时期闽越部落的首领 ,后来被奉为始祖并加以神化。 《漳州图经》说道: “大武夫人者 ,闽中
未有生人时 ,其神始拓土以居民。”这段话很值得玩味。自古以来 ,台湾排湾人传统的“五年
祭”中要专门迎请族群始族从太武山赴祭 ,曲折地反映了排湾人与太姥的密切关系。在闽
北 ,流传有武夷君开疆拓土 ,受上帝之命在此管理群仙的神话传说 ,早在宋代时 ,朱熹就指
出 ,武夷君很可能是居住在这里的部落首领 ,死后被封为神仙。秦汉时 ,闽越人十分重视祭




习俗实际上就是原始巫术的“模仿术” ,即剪去头发 ,在身上纹上蛇的图案 ,以吓走水怪。汉


















收成、猎归还是出战、酬神 ,都要载歌载舞以媚神 ,俗称“番舞”。舞者十余人至数十人 ,手拉
着手 ,围绕着熊熊燃烧的篝火 ,有节奏地跺脚、跳跃、摇身、摆手 ,他们相信通过舞蹈可以博
得神灵的欢心 ,赐福禳灾。 至今还在福建流行的鸟步求雨舞和拍胸舞 ,实际上也是闽越族
宗教祭祀歌舞的遗存。 鸟步求雨舞模仿鸟类翩翩起舞的动作 ,祈求风调雨顺 ,主要流传于
闽北地区。拍胸舞也是模仿老鼠、牛、驴、鸡、青蛙、蜈蚣、蜘蛛、蟋蟀等动物和昆虫的动作 ,
舞者裸体赤脚 ,风格粗放 ,许多动作与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的裸体舞者的图像十分相似 ,
显然是原始宗教祭祀舞蹈的遗存 ,后来才发展为在岁时节庆和迎神赛会时表演的节目 ,甚
至成为一些乞丐乞食的手段 ,主要流行于闽南。
秦汉以前 ,闽越族的巫术名扬天下 ,连汉武帝也十分推崇越巫。汉武帝灭亡闽越国后 ,
带走了不少越巫 ,并在皇宫中建造越祝祠 ,由越巫祈求长寿。《史记·封禅书》载: “是时 (汉
武帝 )既灭两越 (闽越和南越 ) ,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 ,而其祠皆见鬼 ,数有效。昔东瓯王
敬鬼 ,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 ,故衰耗’ 。乃令越巫立越祝祠 ,安台无坛 ,亦祠天神、上帝、百
鬼 ,而以鸡卜。上信之 ,越祠鸡卜始用。”①
台湾高山族的鸟卜与闽越族的鸡卜异曲同工 ,志书记载 ,高山族人民出门打猎时 ,要
先听听鸟的叫声来判断吉凶 ,鸟的叫声洪亮则吉 ,微弱则凶。三四月份插殃时 ,前一天要当
空祭祀祈祷 ,占卜鸟叫声 ,获吉利之兆后才下田插秧。
二、东汉至唐中期:汉民族民间信仰逐渐在福建占主导地位
汉武帝元封元年 (公元前 110年 ) ,汉王朝派大军入闽 ,灭亡了闽越国 ,并将闽越族的
官吏、贵族、军队及部分百姓强制迁徙到江淮一带 ,以绝后患。 福建人口由是锐减 ,使原来
就不发达的经济文化愈加落后。 但闽越族并没有灭亡 ,一部分闽越人躲入深山老林 ,逃避
了汉军的追捕 ,后来有的与汉族融合 ,有的则成为 民 ,有的成为后来高山族的祖先。
西汉后期 ,中央政府在福建设立冶县 ,将福建纳入其政治版图 ,但汉文化在这里影响
不大。东汉以后 ,特别是三国以后 ,随着中央政府对福建的重视和北方汉族大批迁徙入闽 ,
福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日益深刻。三国时孙吴多次出兵福建 ,在福建增设郡县、典船校尉、
船屯 ,驻扎军队 ,派遣官吏治理 ,一些北方士民避祸福建 ,从而揭开了汉文化大规模传入福
建的序幕。从西晋至唐五代 ,中原汉民族不断南迁 ,出现了多次移民入闽的高潮 ,人数少则














其次 ,道教与越巫初步结合为一体 ,一些巫觋去世后演变为神仙 ,为百姓所崇奉。福建
历史上最早从巫觋演变为神仙的是徐登 ,据文献记载 ,徐登原来是一名女子 ,后来变为男
子 ,擅长巫术 ,曾与山东东阳巫觋赵炳修炼于福建永泰高盖山 ,福州等地百姓奉他们为神
明 ,顶礼膜拜。永泰高盖山上有徐真君庙 ,俗称花林庙 ,“岁旱 ,祷雨于此多应”③。唐末五代










中奉祀的石猛、盘瑞二大王 ,相传是汉末人 ,曾在县南扎寨御寇 ,不幸战死于城下 ,被当地
人奉为神灵。 松溪境内有三国时建造的济美庙 ,奉祀“有惠利于民”的会稽南部都尉陆宏。
惠安的凤山通灵庙也建于三国时期 ,祭祀东吴王将军及其妻子。 连江的大小亭庙建于晋
代 ,祭祀因海难死亡的黄助兄弟。福宁有马郎庙 ,祭祀晋代江夏太守司马浮 ,等等。
第五、闽越国的王公贵族被奉为神灵。 闽越国灭亡后 ,还有一部分闽越人仍生活在八
闽大地上。他们不会因亡国而忘祖的 ,相反会对祖先更加崇拜。汉族入闽后 ,为了缓解与
闽越人的冲突 ,不但容许闽越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存在 ,而且还对闽越族的祖先加以祭祀 ,










年 ( 230) ,卫温、诸葛直率甲兵万人远征“夷洲” (今台湾 ) ,历时一年 ,“得夷洲数千人还。”①
另一次是在隋大业六年 ( 610) ,陈棱、张镇州率万余名军队入台 ,“虏男女数千而归。”② 这
两次汉人入台均属于军事性质 ,并没有汉人留在台湾 ,也没有大规模移民台湾 ,汉族的宗
教信仰还没在台湾产生什么影响。
三、唐末至明初:福建民间信仰的迅速发展和本土化
唐末至宋元时期 ,福建社会相对稳定 ,经过原有居民和大批中原移民的辛勤劳动 ,经




的发展阶段 ,不但道教、佛教等官方宗教达到了鼎盛 ,民间信仰也迅速发展 ,掀起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打开方志 ,我们很容易发现 ,至今仍在福建流传的众多地方神 ,绝大多
数是在这个时期被塑造出来的 ,鬼神迷信弥漫着整个社会。志书记载: “闽俗好巫尚鬼 ,祠
庙寄闾阎山野 ,在在有之。”③以福州为例: 《八闽通志》卷 58《祠寺》记载明代以前福州府属
各县的祠庙共 113座 ,其中唐末以前建造的祠庙只有 9座 ,而唐末宋元时期建造的祠庙则
多达 75座 ,增长了八倍多。 这个时期各种类型的神 被相继塑造出来 ,仍以福州府为例:
有动物乃至无生物演变而来的神 ,如闽县会应庙供奉着五龙顺化王 ,宋代成为福州一带
祈雨的主要对象 ,大观二年 ( 1108)又诏奉青龙神为广仁王 ,赤龙神为嘉应王 ,黄龙神为孚
惠王 ,白龙神为义济王 ,黑龙神为灵泽王。连江县灵津神庙供奉的主神实际上是一块怪石 ,
相传此石会浮在水面随波逐流 ,至境内被人发现 ,众人惊奇不已 ,以为有神仙附体 ,遂立庙
奉祀 ;有从巫觋演变为神灵的 ,如临水夫人陈靖姑 ,生前是一名女巫 ,死后成为妇幼保护
神。古田显应庙内的主神黄师盖 ,生前也“善巫术” ;有从僧侣演变成为神灵的 ,如连江县英
惠庙奉祀的主神萧孔冲 ,生前不乐仕进 ,削发为僧 ;有从道士演变为神灵的 ,如福清县昭灵
庙供奉的主神 ,或说是著名道士张道陵 ,或说是其弟子赵升 ;有从王公将相演变为神灵的 ,
如闽王王审知去世后被奉为神灵 ,建忠懿王庙祭祀。 南唐江王徐知证、饶王徐知谔也被闽
侯百姓奉为神灵 ,立洪恩慈济宫奉祀 ;还有不少平民百姓演变为神灵的 ,如闽侯烈威祖庙
供奉的陈氏三兄弟神像 ,他们生前只是“一家以贞义自维” ,死后经常显灵 ,百姓立庙祭祀 ,











一步与福建人文地理相结合 ,产生了变异。 如关帝信仰传入福建后 ,随着宋元时期福建商
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发达 ,从原来的忠义化身演变为财神和海上保护神。又如玄天上帝
信仰传入福建后 ,变成了泉州人 ,以杀猪为业 ,后来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了。再如邵武广佑





现得尤为突出。如福建地处亚热带 ,气候温热潮湿 ,瘟疫容易流行 ,加上古代福建医疗卫生
落后 ,百姓一有疾病 ,便求助于神灵 ,赋予福建大多数神灵以驱邪治病的职能 ,在民间形成
了“信巫不信医”的陋习。又如古代福建水利设施落后 ,在海洋季风的影响下 ,旱灾经常发
生 ,百姓除了向龙王求雨外 ,也赋予其他神灵以呼风唤雨的职能 ,绝大多数神灵都成为百





岛的情景的。 《岛夷行》是否就是描写澎湖的景象 ,学术界虽然有不同的看法 ,但从当时福
建的航海技术和中原人大批入闽的条件来看 ,闽人迁居澎湖的条件已具备。 宋元时期 ,闽
人迁居澎湖已是不容置疑。 据文献记载 ,最早迁居澎湖的居民不带妻子儿女 ,他们只身到
那里开荒、渔牧 ,南宋时澎湖已开辟出沙州数万亩 ,种植栗、麦、麻等作物 ,在行政上隶属福
建晋江县。当他们站稳脚跟后 ,便将妻儿老小迁到澎湖定居。 元代 ,澎湖群岛已经是人丁
兴旺 ,一派繁荣的景象 ,元代人汪渊在《岛夷志略》曾作了详细的描述。元代方志还记述 ,每
年到澎湖的商船常有数百艘 ,澎湖实际上成为福建与东南亚各国海上贸易的中转站 ,其地
位十分重要 ,所以朝廷在至元年间设立澎湖巡检司治理。
随着闽南人迁居到澎湖 ,福建民间信仰自然也随之传入澎湖。 一方面 ,渡海到澎湖要
冒很大风险 ,本身就足以唤起移民的宗教意识。另一方面 ,平安抵达后又要受气候水土、天
灾、海盗、病痛等困扰 ,自然会进一步强化移民的宗教热情。所以 ,移民到澎湖后 ,他们便将









鲜 ,百姓原有的宗教活动场所减少了 ,供奉地方神的庙宇遂成为百姓宗教活动的场所 ,这
在客观上为民间信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 ,正统宗教的衰弱 ,迫使大批
僧人道士走出寺院道观 ,到民间诵经拜忏、祈福禳灾 ,另谋生路 ,甚至直接参与民间信仰活
动 ,促进民间信仰的繁荣兴盛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民间信仰的神 众多。唐末宋元时期创造出来的地方神绝大多数流传下来 ,并
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其中有些神灵拥有数十甚至数百座宫庙 ,信徒人数之多 ,分
布地域之广 ,影响之大远远超出前一时期。 如妈祖信仰继续得到官方的扶植 ,封号从“天
妃”上升为“天后”、“天上圣母” ,妈祖的影响除了在沿海继续扩大外 ,还向内地传播 ,并传
播到南洋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琉球、马六甲等地还建造起妈祖庙。 保生大帝信仰在明清时
期也有较大的发展 ,仅厦门一地就建造二十多座保生大帝庙 ,泉州城区三十六铺 ,每铺都
有保生大帝庙。临水夫人信仰在明清时期也相当大 ,《闽都别记》写道:古田临水宫的香火
很盛 ,“各处之人家或患邪或得病 ,皆去临水宫请香火。即无事之家 ,亦去请香灰装入小袋










第三 ,民间信仰与家族制度进一步结合。这种结合 ,从北方汉族迁徙入闽就开始了 ,明
中叶以后 ,随着福建家族制度的全面发展和完善 ,这种奇异的结合更加密切了。不同的家
族不但有祖先崇拜 ,通常还有家族的保护神 ,一般每个家族至少有一座家庙或族庙 ,有的
家族多达数十座。








少生动曲折的神话传说故事做为衬托 ,其形象大多显的苍白干瘪。 明中叶以后 ,随着市民
文学的兴起 ,地方神灵的神话传说故事也被大量创作出来 ,或在民间口头流传 ,或载之于
方志、笔记 ,或编写戏剧 ,或演绎成传奇小说 ,客观上也推动了福建民间信仰走向兴盛。




段时间 ,稍事休息 ,后来便慢慢地定居下来 ,形成时几户或几十户的小渔村。 明代中期 ,台
湾西海岸已有一些汉人的村庄 ,半耕半渔或弃渔垦荒。但由于明初实行严厉的海禁 ,严重
地阻碍了闽人向台湾本岛的移民进程 ,所以在明末之前 ,闽人移居台湾的人数并不多 ,还
没有形成一个移民社区。明末清初 ,福建向台湾移民的人数大量增多。明末郑芝龙占据台
湾时 ,曾到闽南招募上万饥民去台湾垦荒 ,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
动。 1624年至 1662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时期 ,也有不少福建人移居台湾 ,在赤嵌附近
形成了一个约有 25000名壮丁的居民区 ,全岛约有 4. 5- 5. 7万人。 1662年郑成功收复
后 ,除了郑氏军队外 ,又新增加移民 2- 3万人 ,使台湾的汉族移民增至 10- 12万人 ,与土
著居民的人数差不多。这时 ,台湾西部平原乃至中部半山区 ,已是“烟火相接 ,开辟荒土 ,尽





的移民人数要多于此数倍甚至数十倍。乾隆二十八年 ( 1763)台湾人口增至 666040人 ,乾
隆四十七年 ( 1782)又增至 912920人。到了乾隆五十四年 ( 1782) ,清政府取消了海禁 ,大陆
向台湾移民出现了新的浪潮 ,嘉庆十六年 ( 1811)台湾人口多达 1901833人。在向台湾的移
民中 ,福建人 (主要是闽南人 )占绝大多数 ,据统计 , 1926年台湾总人口 3751600人 ,其中




朝夕膜拜 ,祈求神灵保佑。 由于初来乍到 ,大多数人尚处于变化不定、糊口维艰的境地 ,根
本无暇也无力建造寺庙宫观 ,所以明末以前台湾的寺庙极少。 大概在清初 ,随着开垦的成






灵除了土地公外 ,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保生大帝庙 23座 ,关帝庙 18座 ,妈祖庙 15座 ,玄
天上帝庙 14座 ,这五位神灵都是从福建奉祀入台的。
乾隆之后 ,台湾从移民社会逐渐向定居社会转化 ,民间信仰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 ,信仰偶象增加。随着社会分工的形成 ,各行业的祖师神传入台湾 ;随着读书人的









居规模的扩大 ,家庙、族祠也开始受到重视 ,大批地建造出来。 据统计 ,民国八年台湾共有
祠庙 120座 ,其中建于乾隆之前屈指可数 ,绝大多数都是清中叶以后建造的。
第四 ,宫庙的规模宏大。一宫一庙所供奉的神像往往有几个或几十个 ,甚至数十个 ,儒
道佛三教的神像往往同处于一庙中和谐相处 ,共同接受信徒的顶礼膜拜。不少庙宇还设立
神明会作为宫庙的经济依托。
第五 ,庙会的规模盛大。志称: “台南郡城好尚鬼神。遇有神诞期 ,敛费浪用”。① 特别
是康熙二十二年之后的所谓王爷出巡 ,其规模超过闽南 ,志称: “建醮请王 ,飨祀极其丰盛。
或一庄一会 ,或数十庄一会。有一年举行一次者 ,有三、五年举行一次者 ,有十二年举行一
次者 ,择吉日而行之 ,为费不少”。②
清代以后 ,民间信仰在台湾的发展速度十分之快 ,神 成百上千 ,大小庙宇犹如繁星
点点遍布城乡僻壤。据 1930年统计 ,拥有百座以上庙宇的主神就有九位 ,最多的是土地宫
庙 ,共有 674座 ;其次是王爷庙 ,有 534座 ;妈祖庙有 335座 ,居第三位。 观音庙居第四位 ,
有 329座 ;再依次是玄天上帝庙 197座 ,关帝庙 157座 ,三山国王庙 121座 ,保生大帝庙
117座 ,释迦佛寺 103座 ,从这些庙宇的数量大致可以看出台湾民间信仰的状况。
综上所述 ,秦汉时期居住在闽台境内的土著民族 (主要是闽越族 )盛行着原始宗教和
巫术。 汉代至唐中期 ,汉民族的民间信仰随移民传入福建 ,并且逐渐取代土著宗教占据主
导地位。唐末至明代初期 ,福建民间信仰迅速发展 ,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 ,宫庙
林立 ,鬼神迷信弥漫着整个社会。特别是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对中原民间信仰的吸
收消化 ,这个时期的福建造神运动带有明显的本土化的趋势 ,并且传播到澎湖岛。 明中期








条件下有所发展 ,最突出的表现是台湾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有所拓展。 在台湾 ,乡土神备




如甲午战争之后 ,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侵略者大张旗鼓地开展所谓“皇民”运动 ,企图
以此来征服台湾人民 ,但台湾人民心向祖国 ,除了开展形式多样的反殖民统治运动外 ,各
地神庙冲破种种关卡 ,千方百计回大陆祖庙进香谒祖 ,以表达闽台祖脉一体、根在大陆的
民族感情。若实在无法成行 ,则往往要举行仪式 ,面东而祭 ,通过民间信仰来寄托台湾同胞
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如台湾学甲慈济宫在日据时期 ,每年三月十一日要在将军溪畔举
行“上白礁” (其祖庙为福建龙海县白礁慈济宫 )祭典 ,各地与之有关的寺庙派出进香团齐
集将军溪畔 ,设案供香 ,面向大陆 ,遥祭祖庙。有的民众还在台南慈济宫竖立刻有“我台人
士祖籍均系中国移来”字样的石碑 ,表现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1949年之后 ,“上
白礁”活动又重新在台湾开展 ,并逐渐成为当地的习俗 ,规模也越来越大 ,参与祭祀活动的
人数超过十万人 ,曲折地表达了台湾同胞盼望祖国统一的愿望 ,正如学甲慈济宫的对联所
表达的那样: “气壮乎天 ,万众同参学甲地 ;血浓于水 ,千秋不忘白礁乡。”又如:在日本侵占
台湾期间 ,台湾同胞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拜妈祖 ,怀故国”的活动 ,每逢三月廿三日妈祖诞
辰 ,各地妈祖庙要抬出妈祖神像“绕境弘法” ,有的人组织进香团 ,假道香港、日本 ,前往福
建莆田湄洲岛妈祖庙谒祖。近十几年来 ,数十万台湾同胞通过各种途径 ,跨越海峡 ,前往湄
洲岛妈祖庙谒祖朝圣。从历史上看 ,在台湾 ,民间信仰在对维护祖国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
凝聚力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每一次的谒拜祖庙的活动 ,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信仰者参
加 ,爱国思乡、闽台一家的情怀通过宗教信仰活动得到进一步升华 ,并沉淀于闽台民俗文
化之中。
(责任编辑　王子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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